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给科学院的信     陈寅恪

我的思想，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。王国维死后，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。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，立碑时间有案可查。在当时，清华校长是罗家伦，是二陈（CC）派去的，众所周知。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，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，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，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。

我认为研究学术，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，所以我说“士之读书治学，

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。”“俗谛”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。必须脱掉“俗谛之桎梏”，

真理才能发挥，受“俗谛之桎梏”，没有自由思想，没有独立精神，即不能发扬真理，即不

能研究学术。学说有无错误，这是可以商量的，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。王国维的学说中，

也有错的，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，我认为就可以商量。我的学说也有错误，也可以商

量，个人之间的争吵，不必芥蒂。我、你都应该如此。我写王国维诗，中间骂了梁任公，给

梁任公看，梁任公只笑了笑，不以为芥蒂。我对胡适也骂过。但对于独立精神，自由思想，

我认为是最重要的，所以我说“唯此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，历千万祀，与天壤而同久，

共三光而永光。”我认为王国维之死，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，不关满清之灭亡，其一死乃以

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。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，且须以生死力争。正如词文所示，

“思想而不自由，毋宁死耳。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，夫岂庸鄙之敢望。”一切都是小事，

惟此是大事。碑文中所持之宗旨，至今并未改易。

我决不反对现政权，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。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，再研究学术。我要请的人，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、独立精神。不是这样，即不是我的学生。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，但现在不同了，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，

所以周一良也好，王永兴也好，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，否则即不是。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

如此。   

因此，我提出第一条：“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，并不学习政治”。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，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，再研究学术，也不要学政治。不止我一人要如此，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。我从来不谈政治，与政治决无连涉，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。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。  

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：

“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，以作挡箭牌。”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，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。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有和我同样的看法，应从我说。否则，就谈不到学术研究。   
至如实际情形，则一动不如一静，我提出的条件，科学院接受也不好，不接受也不好。

两难。我在广州很安静，做我的研究工作，无此两难。去北京则有此两难。动也有困难。我自己身体不好，患高血压，太太又病，心脏扩大，昨天还吐血。   

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。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。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。碑是否还在，我不知道。如果做得不好，可以打掉，请郭沫若做，也许更好。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，是“四堂”之一，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。那么我就做韩愈，郭沫若就做段文昌，如果有人再做诗，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。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，不会湮没。

《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》  陈寅恪
海甯王静安先生自沈後二年，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自已。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

育者有年，尤思有以永其念。佥曰，宜铭之贞珉，以昭示於无竟。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，数

辞不获已，谨举先生之志事，以普告天下後世。其词曰：士之读书治学，盖将以脱心志於俗

谛之桎梏，真理因得以发扬。思想而不自由，毋宁死耳。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，夫岂庸鄙

之敢望。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，非所论於一人之恩怨，一姓之兴亡。呜呼！树兹

石於讲舍，系哀思而不忘。表哲人之奇节，诉真宰之茫茫。来世不可知者也，先生之著述，

或有时而不彰。先生之学说，或有时而可商。惟此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，历千万祀，与

天壤而同久，共三光而永光。

　　　陈寅恪在1950年正式刊行的《元白诗笺证稿》片段：

　　　纵览史乘，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，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。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，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，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，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。各是其是，而互非其非也。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。虽然，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，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，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，而其贤者拙者，常感受苦痛，终于消灭而后已。其不肖者巧者，则多享受欢乐，往往富贵荣显，身泰名遂。其故何也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，以应付此环境而已。

　　　

　　　《论再生缘》片段：

　　　寅恪少喜读小说，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。独弹词七字唱之体则略知其内容大意后，辄弃去不复观览，盖厌恶其繁复冗长也。及长，游学四方，从师受天竺希腊之文，读其史诗名著，始知所言宗教哲理，固有远胜吾国弹词七字唱者，然其构章遣词，繁复冗长，实与弹词七字唱无甚差异，绝不可以桐城古文义法及江西诗派句律绳之者，而少时厌恶此体小说之意，遂渐减损改易矣。又中岁以后，研治元白长庆体诗，穷其流变，广涉唐五代俗讲之文，于弹词七字唱之体，益复有所心会。衰年病目，废书不观，唯听读小说消日，偶至再生缘一书，深有感于其作者之身世，遂稍稍考证其本末，草成此文。承平豢养，无所用心，忖文章之得失，兴窈窕之哀思，聊作无益之事，以遣有涯之生云尔。

　　　

　　　章士钊在香港印了一本《章孤桐先生南游吟草》诗集，以纪念1956—1957年广州、香港之行，诗集收录了这首七律。诗云：

　　　　岭南非复赵家庄，却有盲翁老作场。

　　　  百国宝书供拾掇，一腔心事付荒唐。

　　　  闲同才女量身世，懒与时贤论短长。

　　　　独是故人来问讯，儿时肮脏未能忘。

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《广州赠别蒋秉南》两首七绝：  陈寅恪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其一

　　　　不比平原十日游，独来南海吊残秋。

　　　　瘴江收骨殊多事，骨化成灰恨未休。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其二

　　　　孙盛阳秋海外传，所南心史井中全。

　　　　文章存佚关兴废，怀古伤今涕泗涟。

　　　　

　　　           观京剧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其一

　　　暮年萧瑟感江关，城市郊园倦往还。

　　　来谱云和琴上曲，凤声何意落人间。

　　　（谓张淑云、孙艳琴两团员及任凤仪女士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其二

　　　沈郁轩昂各有情，（谓男团员及票友。）好凭弦管唱升平。

　　　杜公披雾花仍隔，戴子听鹂酒待倾。（新谷莺、华兰苹两团员未来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其三

　　　红豆生春翠欲流，闻歌心事转悠悠。

　　　贞元朝士曾陪座，（四十余年前，在沪陪李瑞清丈观谭鑫培君演《连营寨》，后数年在京又陪樊增祥丈观谭君演《空城计》。）一梦华胥四十秋。

　　　陈寅恪在中大聆听乡音赣剧团演出，听罢赋诗：

　　　金楼玉茗了生涯，（年来颇喜小说戏曲，梁祝事始见于萧七符书也。）

　　　老去风情岁岁差。

　　　细雨竞鸣秦吉了，故园新放洛阳花。

　　　相逢南国能倾国，不信仙家果出家。

　　　共入临川梦中梦，闻歌一笑似京华。

　　　

　　　  董每戡诗：

　　　书生都有嶙嶒骨，最重交情最厌官。

　　　倘若推诚真信赖，自能沥胆与披肝。

《丙申67岁初度 晓莹置酒为寿  赋此酬谢》

   红云碧海映重楼   初度盲翁六七秋

   织素心情还置酒   然脂功状可封侯

   平生所学供埋骨   晚岁为师欠砍头

   幸得梅花共一笑   炎方已是八年留。

　　　

　　  　对联：

　　　壬水庚金龙虎斗，

　　　郭聋陈瞽马牛风。  （据传，与郭面谈时共作。）

             赠吴雨僧 （吴宓）

     问疾宁刺蜀道难， 相逢握手泪汍澜。

     暮年一晤非容易   应作生离死别看。

（  知识界名人的工资：1956年，国务院拟让800个学术大家达到800元/月。之前是，郭沫若500元/月，俞平伯 185/月，顾颉刚 218，翦伯赞217，向达 200，季羡林 184，王力 184，陈寅恪253元/月。  这800人中无吴宓。  ）
　　 

